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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郭帆跟我讲他在筹备一部叫《流浪地

球》的戏，一部科幻片，希望全产业链都由我们

中国人自己完成。我当时非常感动，他这个人

特别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魄力，我觉得对于整

个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他当时跟我讲：“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做，我

们永远不知道跟人家的差距是什么？我们中国

电影，包括类型片、特效片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

能到来？”

我从小学画画，美术出身。跟大家一样，也

是看好莱坞的片子长大的。我也时常会想：“我

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个机会，把我们自己的

想法、自己的制作都体现在电影里面？”听了郭

帆的话，我当时满腔热血，就特别激动地说：“行

啊，那就弄吧”。

特效这个工种基本上贯穿了电影的全流

程，从剧本刚出来以后就有视效部门进入到设

计的工作里面，一直到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结

束，特效部门可以说算是除了导演以外在组里

待得时间最长的一个部门。所以它现在已经不

能仅仅定义为后期的一项工作了。

一个好的特效制作跟前期的设计、拍摄，以

及后期的制作这三个环节是密不可分的。没有

孰轻孰重。

参与《流浪地球》特效制作的艺术家大概一

共 有 2000 多 名 ，主 要 由 More、橙 视 觉 、

Pixomondo和Dexter这四家特效公司参与。

因为《流浪地球》是第一部大体量的中国科

幻片，我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甚至没有跑过这

么一套完整的流程，所以我们在制作过程中也

交了很多学费，摔了很多跟头。

当你真正的进入到制作的细节之后，会发

现里面存在着很多不可预知的技术壁垒。比如

我们当时做备战仓库那个场景，总共也就十几

个镜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里面的资产量是

非常巨大的。我们当时把所有的细节对接完以

后，发现渲染一帧可能就需要 23到 24个小时，

这么大的量，很多机器是无法渲染的。

这个时候只能在保证效果的情况下，重新

做场景的优化。最后优化到了 5到 6个小时就

可以渲染一帧的状态。

很多人挖苦中国电影“五毛钱特效”。特效

出问题，无外乎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制作周期

不够，一个是资金不够，还有一个可能是在艺术

创作时忽略了很多细节。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没有做不好的。

比如拍摄时我很坚持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场

必须要有风雪。其实我们后期肯定还要加大量

的风雪，但是镜头是否拍到风雪击打到人身上

反弹起来的那一点细节，直接决定了我们后面

加的风雪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所有的风雪

跟人都没有交互，后期加再真实的雪，观众也会

觉得它假。

大家都觉得特效是个技术活，但是我们得

懂得“艺术”，才能做出代表中国美学的特效。

比如《流浪地球》中山峰的设计就融入了中

国水墨山水画的元素。电影中一部分远景中的

山，按照实际距离来说，应该是很远的一个状

态。但实际上画面里头，我们用到了中国的水

墨山水画的形式，那种淡彩的感觉，把山形表现

出来。但是我们又不能脱离开物理空间的形

式。所以我们在做远处山峰的特效时，用了剪

影的效果，把上海的冰墙加在后面。

单独看这一帧画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

的这一层山是很中国的山形的感觉。包括它的

那种意境，也给人一种雾气腾腾的感受。

特效是为了电影的整个故事，为了剧情和

叙事去服务的，特效并不能单独摘出来。如果

只是为了这个特效而做，对于整个故事没有任

何的帮助跟推动的话，我作为视效总监看来，这

种特效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流浪地球》的特效就是这么边摸索边做下

来的，反复修改，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到快交片

那个阶段，我们基本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

每天的睡眠时间能达到五六个小时就算多的

了。像我最后那两三个月基本上就没怎么回

家，天天在公司，每天也就睡三四个小时。

从影片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流浪地球》

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但是从制作的角度上来

说，我觉得很难再去复制一个《流浪地球》了。

它真的是靠所有的制作人员用心血拼来的。它

并不是一个很科学、很工业化的方案。

《流浪地球》完成之后，所有的公司都在说，

我们虽然制作出了一个很优质的电影，但其实

都不挣钱。“不挣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我们

很有可能都得拿着别的项目的利润去背这个项

目，这也是情怀的一部分吧。

后来复盘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制片、总监就

很严厉地批评了我，因为我会要求公司在不计

成本的情况下去帮《流浪地球》修改。这个对公

司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商业模式。

电影不能总用情怀来做，毕竟公司要活下

去，就必须要挣到钱。

后来郭帆导演也说了，如果有《流浪地球

2》，我们肯定会按照合理的工业体系的标准去

做，包括工作时间、制作周期，以及资金上都会

更加地合理化。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就给郭

帆导演看，“你说过这个话”。

其实特效在美国的发展，是先从传统的特

效开始的。搭微缩模型啊，包括运用光影、剪切

分层等物理上的形式达到一些效果。随着电脑

跟技术数字化的出现，原来的微缩模型现在都

转移到三维软件里头，通过合成的办法去实现、

去渲染。

美国经历了从传统的特效到现代的数字特

效的全流程，所以很多的理念，包括它的设计、

灯光，艺术家的修为和修养，都是一步一步经历

过来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在传统特效上有

一个断层。

我是 2007 年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到这个

行业的。我印象中那时还在做标清，解析度是

720×576。那会儿行业比较乱，门槛比较低，很

多人都还在用盗版软件。有的毕业班的小朋友

买五台电脑就去接活儿了，而且以很低的价格

去接。那会儿相当于“战国时期”，互相压价，有

的价格低到你都不敢想象。所以那时的生存是

非常困难的，现在逐渐都规范起来了。

我们要感谢“五毛钱特效”这个事。因为

“五毛钱特效”的说法出来以后，导演和制片人

不愿意让自己的影片被人家骂成只值五毛钱，

他们才愿意花更多的资金找更专业的团队去制

作他们的影片。

之前很多的导演或者制片人不了解特效，

他们会说，“你们只需要有几个人在几台电脑前

面，类似于玩电脑一样，就可以把东西做出来，

你们有什么成本呢？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呢？”

其实对于特效公司来说，生存非常难。首

先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就需要交很昂贵

的房租，这些都需要折算在项目里的。我们需

要养人，参与《流浪地球》制作的几个公司每个

都是一二百人，每个月发的工资又是多少钱？

我们所有的软件都是用正版的，我们一台

电脑比家用的电脑要贵很多，这些都是成本。

包括电费，一个月几万的电费。谁家能用几万

的电费？

现在我们也成立了后期联盟，大家尽量地

去抱团取暖。一个是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共

享更新的技术。另外一个就是探索特效公司怎

么在电影产业里找到更好的商业模式，最起码

让大家不用再为了衣食住行而担忧，把所有的

精力都放在创作上。

聚焦电影幕后工作者鲜活故事心路历程（二）

中国电影特效的进步有目共睹
东方美学正慢慢重新建立起来

中国特效是不是“五

毛”？中国能不能做得了

“灭霸”？东方电影美学能

不能征服世界？

在由时光网历时数月

打造，米若羲任制片人、总

导演的五集电影幕后人物

纪实节目《我在中国做电

影》中，曾创作《流浪地球》、

《一出好戏》、《邪不压正》等

影片的特效指导丁燕来、魏

明、周逸夫，以及著名美术

指导叶锦添直指行业的进

步、困顿与问题，也回答大

众对中国电影的“偏见”，为

当下中国电影产业找到正

确的打开方式。

曾经，中国电影特效的价格在全世界都是

最低的，大家都说，给一部电影做特效“只要花

五毛钱”。

“五毛钱特效”是一句玩笑话，但生动展示

了中国观众面对粗制滥造的电影特效时“怒其

不争”的心态。

不知不觉间，中国电影似乎已经摘下了“五

毛钱特效”的帽子，至少在顶级制作的国产大片

里是这样。我们甚至已经有了可以引以为豪的

特效大片，比如《流浪地球》。

如果说《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特效行业向前

迈出的一大步，这一步是怎么迈出的？而迈出这

一步之后，中国的特效大片与《复仇者联盟4》、《阿

丽塔》、《狮子王》这样的片子还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请来了三个人来解答这些疑问。他们

都是视效总监级别的专业人士，也是在中国实

实在在做电影的电影人。

丁燕来是特效公司橙视觉的联合创始人，

也是《流浪地球》的特效总监。正如郭帆在《流

浪地球》之前只执导过《同桌的你》和《李献计历

险记》两部小成本电影一样，丁燕来在《流浪地

球》之前也对制作大体量的科幻电影毫无概

念。是他和郭帆带领特效团队，在不断地摔跟

头中摸索出了一条路。

接受时光网采访时，《流浪地球》已经上映

了大半年，丁燕来似乎还没从制作这部电影的

疲惫中缓过神来。毕竟当时为了赶进度，有两

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另

外，《流浪地球》50多亿的票房也与特效团队没

有太大关系。特效公司赚了名气，但没赚到钱，

行业的生存状况依然艰难。

丁燕来相信，《流浪地球》式的成功或许可

以复制，但制作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最终效

果是靠特效团队拼出来的。不可能每部国产大

片都靠情怀。

让丁燕来感到欣慰的是，“五毛钱特效”的

骂名已经骂醒了一批导演和制片人，他们对特

效的理解不再仅限于“坐在电脑前动动鼠标”，

这是行业规范的开始。

魏明的特效公司 MORE VFX 也参与了《流

浪地球》的制作。他至今清晰记得郭帆动员他

们的话，“如果《流浪地球》这事折了，中国的科

幻电影想再往前再走一步，时间可能要往后推

很多很多年。”

作为有追求的特效团队，MORE VFX 曾经

主动要求承接《流浪地球》里的高难度镜头。他

们最终得偿所愿，但也吃了不少苦头——有一

个长镜头连做了六个月才过关。

MORE VFX 从广告公司起家，到专注于电

影特效，黄渤的《一出好戏》、郭子健的《悟空传》

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魏明看来，中国电影特效的进步有目共

睹，但差距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直截了当地说，

《阿丽塔》的技术拿到中国来，也没人知道该怎

么用。说中国特效行业“高不成，低不就”可能

有点自贬，但意思也差不多，总之还是在路上。

周逸夫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团队由一群中国

人组成，在中国做电影，比如姜文的《邪不压正》，但

他们属于一家美国特效公司——数字王国。

睁眼看世界，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在世界中

的位置。周逸夫和数字王国北京分公司为我们

了解特效行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尽管中国的特效行业一直以好莱坞为学习

的标杆，同一行业在两种文化中不同的运作模

式也真实存在。

美国人喜欢为每一个特效镜头都做好详细

的说明，特效公司只是执行者。中国人喜欢让

特效团队参与到导演、摄影的创作中来。美国

人讲究严格的程序，任何额外的修改都要加收

费用。中国人则看重人情世故，修修改改往往

半卖半送……

《复仇者联盟 4》里的灭霸中国暂时还做不

了，《狮子王》里的辛巴中国也做不了，但中国电

影的特效水平无疑是一直在进步的。

郭帆谈到中国科幻与好莱坞的差距时，曾

判断，两国拍摄制作水平相差 25至 30年，特效

相差15年。

如果郭帆的判断准确，2035年左右中国就可

以拍摄出自己的“灭霸”和“辛巴”了。今天三位特

效总监的讲述，都将是中国电影特效史的见证。

◎特效指导丁燕来、魏明、周逸夫：过去十几年中国电影特效进步非常大

魏明（MORE VFX，代表作《流浪地球》、《一出好戏》、《悟空传》）
说“高不成低不就”有点自贬，但其实差不多

口述：魏明 作者：羊羊

《流浪地球》真的还蛮特殊的，为什么？每

次跟郭帆导演开会的时候，导演都先不讲要改

什么，先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大概意思就是，如

果《流浪地球》这事折了，中国的科幻电影想再

往前再走一步的时间，可能要往后推很多很多

年。

往小了说我们是做一部电影，往大里说是

要做一个类型片的典范出来，所以在制作的时

候挺花心思的。比如说我们公司从制片到总监

都希望能够做《流浪地球》里边难度最高的镜

头，我们也确实要到了一些比较高难度的。

其中有一个大概有50多秒的长镜头，从车

拉出来，然后往高空拉，看到很多的重机械，看

到地球发动机，然后地球发动机覆盖全球上，一

直到太空里边……光调这个镜头的相机，就调

了五六十版。这还只是相机阶段，那里边的资

产真的是上亿的规模。

导演提一次修改，光渲染就一个月起。我

们做《流浪地球》的整个周期是 8个半月，这个

镜头做了 6 个多月，真的很崩溃。每天就算到

了家，我们在微信里边还在说那个镜头现在是

什么进度，心里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个事。

那个镜头最后我们也核算了一下，真的是

价值好几百万的一个镜头。

不过在中国你永远都不可能说，我给你改

一遍就收你一次的钱。大家理念不一样，人情

世故不一样，对待事情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当

然改60遍，可能是有点多。

做《一出好戏》的时候也很难，但难点不一

样。那个难点在于怎么让黄渤导演开心，因为

他要求太高了。虽然他不懂特效，但是他对于

自己片子里边想呈现的效果，想得一清二楚。

所以哪些细节不对，他都会不停地去跟你磨。

我们做那个片子的视效总监，也是属于很

较真的人，他甚至于会跟黄渤导演在那卡十分

钟。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都在那想，一直到有

人去接这个话，才能够推进下去。

比如《一出好戏》里那艘大船，其实是特效

做出来的。

大船实拍取景选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太平

洋上的小岛，一个是青岛的摄影基地。其实取

景是很重要的，取景取得好，后期制作会节约大

量的时间。

我们当时在太平洋小岛上做了一个大船的

置景，整个置景全是用绿背等比还原大船的比

例。

取景过程中，现场指导会对整个场景做一

个全三维的扫描，这个扫描技术现在已经相当

成熟了，可以直接把整个环境当中的颜色，还有

光感都能扫描下来。到三维制作的时候，我们

把扫描的场景再做一些优化就可以了。

做大船特效的过程很漫长，光材质环节就

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大船里面的零部件

特别多、细节特别多，这些东西都需要一步一步

来做、一个一个来做，就是为了达到最真实的效

果。像大船上面的一些铁锈，还有它的一些固

有色，我们都要细致地去参考、琢磨。

《悟空传》的难点是周期上的问题。《悟空

传》整个影片最开始的标准不是要冲A类大片，

所以从预算、周期、制作方案上，都没有按照A
类大片的标准去准备。但是干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这个片子很有潜力，大家都很喜欢，决定去

冲A类。这种变化就导致你必须从钱、周期等

各方面去调整，甚至还得调档。

这个片子里特效最难做的部分应该是金箍

棒，它的呈现方式跟正常的金箍棒不一样。我

们专门为金箍棒做了一套解算系统，让它能够

自己生长，同时爆裂。就像一棵真的树在生长

一样，它里面的细胞在扩散、增大。

这个金箍棒本身的特质是特别硬的，同时

上面又特别软，所以它同时有钢体和流体的特

点。呈现流体状态的时候要做拉丝，而且还很

有弹性，这本身是现有技术做不到的，我们为此

自己开发了很多解算系统。

我们做特效也有自己的标准，如果这个镜

头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很有可能是不会

给导演看的。我们甚至会编一些所谓的借口，

跟导演说这个镜头你还看不了。实际上是因为

我们不满意，我们可能要从根上去做调整。

导演会逼我们，我们会逼艺术家，艺术家再

逼自己。做电影，有些时候逼迫一下还是很有

必要的。

中国的电影特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

我要说高不成、低不就，有点自贬。应该说还是

处在向工业化奔跑的路上。

这几年国内特效行业变化很大。从最开始

的一个人要干很多职位，比如你要同时做模型、

做贴图、做灯光、做渲染，甚至又做合成，到现在

每一块都有专门的人去做，这是一个比较重大

的转变。这样我们在每一个模块里边才可以做

得更好、更精，带来的弊端是周期变得更长。但

是目前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下一步

就要考虑到工业化和自动化的问题。

目前国内特效行业能摸索出来的套路性的

东西还不多。像《阿丽塔》里面的技术，就算你

拿到国内，也根本没有人会用，甚至于说我们连

为什么要这么做都不知道。

尤其是在高端生物这一块。写实级别的人

物、表情，甚至于它的拍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

差距。

宏观上面的差距就更大，包括影片的类型

化、工业化、标准化，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人员

素质等等。

《流浪地球》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本土的

视效制作公司是可以做出这种级别的电影的。

《哪吒》也算是标杆性的动画电影，人气很高。但

电影行业里边有一个比较怪异的现象——一部

电影冲上去了，大家一跟风，质量又全部下滑了。

现在还是处在这种趋势里边。希望未来国

产影片的类型、工业流程能变得更标准，逐渐把

这种大起大落的趋势缓解下来。

（下转第7版）

丁燕来（橙视觉，代表作：《流浪地球》）
在中国做电影特效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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